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从 1968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终于熬到了 1972 年，阴差阳错，我也从知青变成了无产阶级文
艺战士，在与老同志的交谈中得知；贵州省话剧团的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赣东北军区文工
团，后改为二野五兵团文工团，解放后改为贵州省委文工团、省人民文工团和省民族歌舞团话
剧队，1956 年 5 月 23 日根据省委省政府的决定，贵州省话剧团正式成立，以后中央支援边远
省份，又陆续从中央戏剧学院、上海戏剧学院和各兄弟文艺团体分配和安排部份优秀生进团，
为该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，成为了 50---60 年代在全国排得上号的话剧文艺团体。 













     转眼到了 1977 年。那年夏天我乡下探亲，寨子里的人说，你在话剧团，你们剧团又在演什
么戏？话剧团是干什么的。农村人嘛，啥也看不到，啥也不知道。说实话，当年无法解释清
楚，直到现在也解释不清楚。 













     直到今天，在网上还可以看到这样的贴子——张铁生应当向全中国的老知青谢罪！你一张白
券，毁掉了多少人的前程？！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还有一部话剧很值得一提，就是贵州省话剧团王呐等剧作家创作的《春光惹人醉》。该剧的
主题似乎是-----这是大陆自 49 年以来，第一次在舞台上表现国内生活负面的真实状况的剧作，
她的意义是——中国的话剧重新回归到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来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立一两个话剧团，大江东去啊……    





    在得知贵州省话剧团的编剧犹学忠的《业余警察》、《谋生》（获中国话剧研究会西南分会
颁发创作奖），由潇湘、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时，心想，这种转移真明智，打心眼敬佩。 
     这一时期话剧团的日子过得苦啊，甚至排演小学生教学剧，都成了维持生计的重要一块！偶
尔有个主旋律剧目，也算是一个“经济增长点”。记得《托起明天的太阳》1 个月就连续演出
60 余场，真不容易。当我听说该团的小品剧《川军兄弟》在全国还获了奖时，打心眼里敬佩这
帮哥儿们对话剧事业的热爱。   
     1998 年四到了又恨又爱的话剧团，明摆着是冲着职称和养老去的。剧团当年就排了两个自
创的话剜《在睡着的地方醒来》、《巧妇可为》。为了要评职称和要务正业，颠三倒四地写了
一篇《在睡着的地方醒来》的评论，嘿嘿！居然还混得了 200 多元的稿费。 
      2002 年在南京艺术节居然还看到了北京人艺的《生死场》、上海人艺的《商秧》、福建人
民艺术剧院的《沧海争流》、南京市话的《秦淮人家》……各文艺团体的演出精彩纷呈，同行
的演技令人敬佩，但他们每一剧目几百万的投入，真让人瞠目结舌！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是的，对话剧艺术的追求是不受年龄和职业的约束，特别是在当今的年代。其实只要上下一
心，我想还是应该有所作为的。咱们贵州省话剧团能否再打造出一个比当年《建设时期的游击
队》还叫响的话剧呢？我期望着！ 
 
